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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炫
富
女
郭
美
美
說
她
的
豪
車
、
名
包
都
是
乾
爹
王
軍
給
的
，
一
石
激
起
千
層
浪

，
又
引
起
網
民
大
呼
小
叫
，
一
片
轟
動
。

其
實
，
民
間
拜
乾
親
是
很
常
見
的
事
，
乾
親
們
互
相
幫
襯
，
各
取
所
需
，
乾
爹
、
乾

媽
叫
得
熱
鬧
着
呢
。
娛
樂
圈
裡
拜
乾
親
更
是
屢
見
不
鮮
。
伊
能
靜
的
乾
爹
夏
玉
順
，
賈
靜

雯
的
乾
爹
吳
敦
，
梁
靜
茹
的
乾
爹
李
宗
盛
，
楊
采
妮
的
乾
爹
徐
克
，
周
筆
暢
的
乾
爹
張
國

立
，
李
曼
的
乾
爹
張
藝
謀
，
范
冰
冰
的
乾
爹
洪
金
寶
，
劉
亦
菲
的
乾
爹
陳
金
飛
等
，
對
她

們
的
事
業
發
展
都
有
幫
助
，
不
論
是
經
濟
支
持
、
生
活
關
心
，
還
是
人

脈
呼
應
、
排
憂
解
難
。
當
然
，
一
般
能
被
女
星
認
作
乾
爹
的
人
，
都
是

大
腕
級
人
物
，
必
須
有
權
、
有
錢
、
或
有
影
響
、
有
資
源
。
而
嬌
弱
無

助
的
女
明
星
要
想
在
娛
樂
圈
出
人
頭
地
，
早
點
上
位
，
找
個
能
幫
忙
的

乾
爹
或
許
是
個
捷
徑
。

認
乾
爹
也
是
古
已
有
之
的
雅
事
。
譬
如
皇
帝
要
和
異
邦
和
親
，
又

不
捨
得
親
生
女
兒
，
就
找
個
標
致
機
靈
的
宮
女
認
做
女
兒
，
然
後
就
把

乾
女
兒
打
發
去
了
山
高
路
險
的
異
鄉
他
邦
。
東
漢
王
允
為
了
翦
除
權
臣

董
卓
，
就
認
家
中
的
歌
姬
貂
蟬
做
乾
女
兒
，
然
後
面
授
機
宜
，
用
其
挑

撥
董
卓
與
呂
布
關
係
，
最
後
導
致
兩
人
火
併
，
實
現
了
自
己
的
戰
略
構

想
。
晚
清
時
，
湖
北
巡
撫
胡
林
翼
為
了
和
總
督
官
文
搞
好
關
係
，
讓
自

己
父
母
認
官
文
出
身
低
賤
的
小
老
婆
為
乾
女
兒
，
實

現
了
雙
贏
。
民
國
時
，
徐
志
摩
與
張
幼
儀
離
婚
後
，

其
父
母
就
認
張
幼
儀
為
乾
女
兒
，
比
對
兒
媳
婦
陸
小

曼
好
多
了
，
祭
祖
拜
天
，
紅
白
喜
事
，
張
幼
儀
能
去

，
陸
小
曼
卻
沒
資
格
，
陸
小
曼
甚
至
連
最
後
想
和
徐

志
摩
合
葬
都
不
行
。

不
過
，
乾
爹
與
乾
女
兒
畢
竟
界
定
不
嚴
，
既
無

法
律
限
制
，
也
無
人
倫
約
束
，
關
係
轉
變
起
來
也
很

容
易
。
台
灣
豪
富
黃
任
中
，
本
是
香
港
女
星
陳
寶
蓮
的
乾
爹
，
一
來
二

去
，
﹁父
女
﹂
就
變
成
了
﹁情
人
﹂
，
陳
寶
蓮
曾
在
多
次
公
開
場
合
中

，
揚
言
與
乾
爹
﹁相
愛
得
不
能
分
離
﹂
。
新
近
大
喜
的
影
視
大
鱷
鄧
建

國
，
那
千
嬌
百
媚
的
小
新
娘
不
就
是
乾
女
兒
轉
變
而
來
的
嗎
？
而
郭
美

美
與
王
軍
到
底
是
乾
父
女
關
係
，
還
是
情
人
關
係
，
至
今
還
是
撲
朔
迷

離
，
眾
說
紛
紜
。

《
辭
海
》
說
，
﹁乾
﹂
，
即
沒
有
血
緣
和
婚
姻
關
係
而
結
成
的
親

戚
關
係
。
這
本
是
無
可
非
議
的
，
問
題
是
這
種
關
係
在
有
些
人
那
裡
出

現
了
異
化
和
變
形
，
於
是
再
提
起
﹁乾
爹
﹂
之
類
，
就
很
容
易
讓
人
產

生
曖
昧
的
聯
想
。
就
說
郭
美
美
與
王
軍
這
對
乾
父
女
吧
，
乾
爹
對
乾
閨
女
那
個
親
啊
，
一

擲
萬
金
，
要
啥
給
啥
，
朋
友
、
同
事
、
親
戚
甚
至
家
人
都
得
靠
邊
站
。
何
以
如
此
？
其
中

奧
妙
不
足
為
外
人
道
，
其
實
大
夥
都
心
知
肚
明
，
只
是
不
便
說
破
罷
了
。
據
說
郭
美
美
下

一
步
要
挺
進
娛
樂
圈
，
而
且
自
認
肯
定
會
火
，
的
確
，
有
個
神
通
廣
大
的
乾
爹
罩
着
，
不

想
火
都
不
行
。

網
上
有
個
妙
釋
。
乾
爹
：
一
般
指
男
性
。
是
可
以
送
瑪
莎
拉
蒂
，
可
以
給
總
經
理
職

務
。
﹁小
姐
﹂這
個
詞
，
早
就
被
褻
瀆
得
沒
了
市
場
；
﹁乾
爹
﹂
這
個
詞
看
來
也
危
險
了
。

很久以前，以廣州為中心的珠
三角民間廣泛流傳着兩句俗語：
「第一遊波羅，第二娶老婆」。可

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 「遊波羅
」是多麼快樂的事！

「遊波羅」即遊覽波羅誕。
「波羅」是指位於現在廣州黃埔區

南崗鎮的波羅廟。廟誕於每年農曆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舉辦。那幾天，廟宇周圍香煙繚繞，爆竹轟鳴，鑼鼓震
天，到處人頭湧湧，商販攤檔成市。波羅誕不知起源於
何時，但宋代詩人劉克莊的《即事》詩已記述其盛況：
香火萬家市，煙花二月時。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

可見波羅誕起碼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解放後，廟
誕停止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才恢復，近年越辦越盛
大。這個嶺南地區最盛大的廟誕，最有特色的工藝品是
「波羅雞」。這種色彩鮮艷的 「雞」是用硬紙皮和公雞

毛製成的，遊人為了祈福，樂於購買。這有何根據？誰
也說不清。俗語將 「遊波羅」放在 「第一」的地位，可
能除了湊熱鬧、買波羅雞之外，還另含 「玄機」：

一是通過參加廟誕結識異性。這並不奇怪，古人在
這方面是相當開放的，與劉克莊同時代的著名硬漢辛棄
疾，不也在元夕燈會中 「眾裡尋他千百度」，後來發現
心愛的人 「在燈火闌珊處」（《青玉案》）嗎？另外，
清代中葉這裡還出現一種低俗的行為：那時很多人是乘
船前來，而碼頭的建設卻遠未完善，於是有些蜑家女子
為了賺取幾個小錢，受僱揹着穿鞋踏袜者登岸，有些輕
薄之徒就趁機 「揩油」，這就更感受到 「第一」的樂趣
了。此事並不光彩，現在也極少有人談及，然而它是事
實。

筆者曾幾次去參觀廟誕，吸引我的始終是古廟本身。
這座佔地三萬多平方米，集建築、雕塑、詩文、書法、宗教等

文化藝術於一體的宏大古建築，正式名稱是南海神廟，供奉祝融。
祝融據說是楚國的祖先，素被奉為火神，其領地應當是湖南衡山的
祝融峰，後來竟分身到南海之濱。由於歷朝皇帝厚愛，從唐至清，
前後六個朝代的皇帝冊封十多次，最 「威」的封號是 「南海廣利洪
聖昭順威靈孚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神。海神是縹緲的，但這座
始建於隋朝開皇十四年（公元五四九年）的廟宇卻已被肯定為我國
古代海上交通貿易的重要史迹、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一九九二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來廣州，首先考察此
廟；二○○六年七月，瑞典 「哥德堡」號訪問廣州的歸航祭海儀式
也在這裡舉行。

廟中還有一件中外交流的具體物證，就是一座十分獨特的神像
。此神叫達奚司空，是黑人，卻穿戴着中國式官帽官袍。據傳他是
古摩揭陀國（今印度）的官員，奉命來唐朝進貢，回程經廣州時謁
南海神廟，並將從國內帶來的兩顆波羅蜜樹種籽種在廟中，因迷戀
景致誤了返程的海船，導致望江悲泣而身亡。於是人們為他塑像祀
於南海神廟，還特意塑造他舉左手於額前望海的動作，以表現他回
歸家園的強烈願望。這是富有人性的構思。 「司空」是掌管工程的
官員，是中央級高官工部尚書的別稱，究竟在什麼朝代、什麼原因
讓這個洋人榮膺此職？那就不得而知了。明代的憨山禪師曾為達奚
寫了一首詩：

臨流斫額思何窮，西去孤帆望眼空。屹立有心歸故國，奮飛無
翼御長風。憂悲鐘鼓愁王膳，束縛衣冠苦漢容。慰爾不須懷舊土，
皇天雨露自來同。

前部分的描繪頗為真切，但後兩句卻不通人道——叫他 「不須
懷舊土」而在這裡接受 「皇天雨露」，這種思想也屬大慈大悲嗎？

當代詩人劉逸生撰寫的一副對聯，較客觀地概括了這座特殊塑
像的涵義：

藍海駕帆來深情長繫波羅蜜；
白雲舒眼望故園猶思摩揭陀。
過去，廣州人將外國人稱為 「番鬼」，因此這座塑像被稱為

「番鬼望波羅」。這也是此廟俗稱波羅廟的由來。
（上）

老
香
港
當
不
會
忘
記
一
九
七
四
年
跑
馬
地
之
紙
盒
藏
屍
案
。
其

實
，
用
紙
盒
、
木
箱
之
類
藏
屍
，
早
已
有
先
例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五
年
前
之
空
箱
女
屍
案
》
（
香
港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六
）
即
是

。
一
九
二
六
年
前
後
，
雲
南
軍
閥
楊
希
閔
駐
軍
廣
州
，
軍
紀
甚
差
，

常
有
軍
人
夥
流
氓
搶
掠
姦
殺
之
事
。
那
年
冬
天
，
警
察
在
北
郊
一
新

墳
掘
出
置
於
箱
內
，
被
步
槍
刺
刀
殺
死
的
女
屍
。
本
書
作
者
豹
翁
，

與
偵
緝
課
長
吳
國
英
熟
稔
，
有
機
會
見
到
女
屍
，
竟
是
熟
人
美
女
許

道
珍
。
便
與
吳
國
英
深
入
調
查
，
終
於
偵
破
是
案
，
知
道
是
滇
軍
團
長
婁
大
鴻
劫
色
不
遂

，
以
軍
刀
插
入
受
害
者
私
處
且
奪
其
家
產
的
罪
行
。
無
奈
婁
大
鴻
手
執
軍
權
，
無
法
將
其

拘
捕
歸
案
，
只
好
把
案
件
假
借
為
已
故
師
長
殺
妾
不
了
了
之
。

後
豹
翁
到
香
港
執
筆
謀
生
，
成
著
名
文
人
，
於
是
把
許
道
珍
的
身
世
及
其
被
謀
財
害

命
之
事
發
表
於
工
商
晚
報
，
慨
嘆
許
道
珍
雖
年
輕
貌
美
，
且
家
財
不
薄
，
最
後
竟
為
人
謀

害
，
實
在
不
幸
。
此
稿
凡
五
萬
多
字
，
連
載
完
畢
即
出
版
單
行
本
，
甚
為
暢
銷
。

香
港
之
紙
盒
藏
屍
案
兇
手
歐
陽
炳
強
於
犯
案
後
不
久
即
被
捕
，
受
害
人
沉
冤
得
雪
；

兇
手
被
監
禁
二
十
多
年
，
在
二
○
○
二
年
獲
釋
再
世
做
人
。
但
，
空
箱
藏
屍
的
許
道
珍
案

，
雖
被
偵
破
，
執
法
者
卻
無
可
奈
何
，
是
法
治
與
人
治
的
不
同
，
哀
哉
！
幸
得
豹
翁
將
此

事
揭
之
報
章
，
讓
世
人
知
道
事
件
的
始
末
真
相
，
想
來
許
道
珍
應
可
安
心
投
胎
去
也
！

前不久，去隴東出差
。車子行經甘肅慶陽時，
即被當地同行「劫持」——
非要嘗一嘗隴東有名的美
食臊子麵不可！他們說：
不嘗臊子麵，悔上一輩

子！
慶陽美食眾多，可謂百珍雜陳，最讓人百食

不厭的還是遐邇聞名的臊子麵。
在一家飯莊落座後，互相寒暄已畢，大家紛

紛把目光攏向餐桌：談話間，熱情好客的慶陽朋
友已將七八道當地的特色菜餚擺上桌來： 「羊羔
肉」、 「炒黃花」、 「土暖鍋」、 「炒灌腸」、
「洋芋卜拉」……正當大家觥籌交錯之際，隨着

店老闆一聲悠久而純樸的高原腔： 「來咧——」
，六碗冒着香氣、熱氣、辣氣的臊子麵被一個大

托盤托了上來！大家紛紛放下酒杯，轉而端過麵
碗，轟轟烈烈地吃起了臊子麵！——確是 「轟轟
烈烈」，乍看之下臊子麵香辣撲鼻，湯湯水水，
顏色悅目，剛吃上第一口，就有一股熱辣和清香
從口腔裡直衝腸胃，全身的血液經此一激，「忽」
地一下奔湧起來，彷彿沉睡多年瞬間便驚醒了一
般。

那種吃時呼呼嚕嚕的風捲殘雲氣勢，真使人
有種騰雲駕霧、身赴瑤池之感呢。

臊子麵是慶陽地區的一種傳統特色麵食。臊
子麵製作獨特，其製作要經過和麵、揉麵、餳麵
、抻麵、切麵、燒湯、煮麵、撈麵、澆湯等幾道
工序。抻好的麵片摺疊在一起，開始下刀切麵。
高手切麵像嫻熟的農夫犁地一樣，整齊、密集地
下刀，切出的麵條條條透風、寬窄相同，長如線
，細如絲，長而柔韌，細而不斷。煮麵之前先要

做一碗肉臊子留待拌麵時用。製作肉臊子用的是
豬五花肉，洗淨切成小丁狀，油燒至八成熱，用
大料、薑塊、葱段爆香後，將肉丁倒入鍋裡炒至
微微發白，加入料酒、老抽、糖，翻炒上色後再
加入醬油、鹽和水，燒開後改至小火慢燉三十分
鐘，起鍋時加入雞精即成。

臊子麵最為重要的是湯，湯是臊子麵的靈魂
。湯的製作也相當講究，選土豆或蘿蔔、豆腐、
豬肉等切丁，加黃花菜、木耳、海帶和其他調料
入鍋熱油爆炒，添水，加入油潑辣子並打入雞蛋
，即成香氣四溢的臊子湯。

臊子湯沸騰後，開始下麵條。煮麵條時邊煮
邊攪，煮好後，挑入碗內——這個過程講究的是
「煮在鍋裡蓮花轉，挑在筷子打鞦韆，撈在碗裡

一條線。」然後再把臊子湯、肉臊子澆入、拌入
碗中，臊子麵便做得了。

阿．托爾斯泰寫於一九四四年
的《俄羅斯性格》這樣開頭： 「俄
羅斯性格！──對一篇短篇小說來
說，這個題目過於重大。有什麼辦
法呢，──我就是想跟你談一談俄
羅斯性格。」

對我這篇短文而言，《俄羅斯人》這個標題也太
大。可有啥法子呢，──我就是想說一說俄羅斯人，
儘管這次去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旅行接觸的俄國人並不
多。正因為接觸不多，我便多次徵詢於目前旅居俄國
的華人。

一個莫斯科大學生答道： 「俄國人很冷漠，不容
易交朋友。」

一個在莫斯科經商的人說： 「俄國人歧視、排斥
我們中國人。」

一個聖彼得堡醫學院女學生說： 「俄羅斯人還是
比較熱情的，願意幫助人，他們也會突然發脾氣，跟
你吵架，可過一陣就忘了，他們不記仇。」

一名曾在前蘇聯工作多年的 「老同志」說： 「對
中國人，他們還是很友好的，尤其是去過中國的人，
會對你相當熱情。」

看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印象，事實上，就如我
們中國人，俄羅斯人也各有各的性格，對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態度。這倒使我想起我讀到過的一些關於 「俄

羅斯性格」的文字，無不談到俄羅斯民族性格的複雜
性：自尊、好勝，情緒化、走極端，豪爽而急躁，剽
悍又脆弱，大度又狹隘，樂觀而幽默。

我這次臨時遇見的一些俄羅斯人也各不相同。我
發現不少商店人員對顧客面無笑容，冷若冰霜，不多
說一句話，不像紐約的店主或店員那樣熱誠、有禮貌
，也不像京滬一些小商人那樣纏人。但紀念館、博物
館管理人員一般都比較熱情，譬如在莫斯科契訶夫故
居紀念館，按規定我付攝影費之後，每個房間只能拍
兩幅照，可我遇到的女管理人員卻允許我隨意拍攝，
甚至搬過一把椅子來放在契訶夫生前用過的書桌旁，
讓我坐下來由我妻拍照；在高爾基紀念館，一名女管
理員也主動問我，要不要與高爾基塑像合影，並親自
為我拍攝。我因此想到，在俄國像在我們中國一樣，
凡是注重文化、愛好文學藝術的人待人會更客氣、熱
情。至於在街上問路，不論在莫斯科還是聖彼得堡，
你總會得到熱心指點，有人甚至還會帶你走一段路，
免得你拐錯彎。

在紐約這個移民城市，不管你是什麼膚色，你進
地鐵車廂時，誰也不會多看你一眼，在莫斯科則有些
不同，我們這些華人旅客一進車廂，總會被注視一陣
。俄國至今顯然還沒有把國門開得很大，或尚無足夠
的魅力吸引更多的外國遊客。我們乘俄國民航從紐約
飛到莫斯科國際機場時，我發現取行李大廳裡冷冷清

清，只有我們一架飛機的乘客，而不像紐約肯尼迪機
場那樣整天都很擁擠熱鬧。與我們同機的也大多是俄
國人或俄裔美國人，很少典型的美國人。在紅場排在
瞻仰列寧墓的隊伍裡的，也大多是中國人和東歐人，
很少西歐人和美國人。

然而，俄國人如今的生活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
那些食品和日用品匱乏、排長隊買黑麵包和手紙的日
子顯然已經過去。街道、公路上塞車的情況也已與紐
約、北京相似。據我所接觸的旅俄華人說，俄羅斯人
現在一般都不愁吃不愁穿，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住房，
而且不用付房租，醫療保險有保障，看病、住院都不
付錢，子女上學都不用交學費。城裡人在郊區一般都
有 「別墅」，在那裡度假、種菜。很多人冬天去南歐
度假，有些人則已看中中國海南島三亞。我問道：
「俄國人和中國人，現在到底誰的生活更好？」

回答一般都是：總的來說，俄國人生活更好一些
，更平等一些，貧富差距不那麼懸殊，過的基本上是
社會主義生活。

有人甚至說，俄羅斯人現在過的是 「幸福生活」
。這倒使我想起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蘇聯電影《幸福的
生活》，其中插曲《從前你這樣》和《紅莓花兒開》
在中國甚為流行，如今還有人在唱，不久前還有人拍
攝了電視劇《紅莓花開》。我於是尋思，俄國人如今
的 「幸福生活」與四十年代的 「幸福生活」究竟有何
不同呢？這個問題似乎要由俄國問題專家來回答。

阿．托爾斯泰在《俄羅斯性格》結尾寫道： 「是的
，這就是俄羅斯性格！似乎是普通人，而當嚴峻的命
運來臨，他身上便產生巨大的力量──人性之美。」

是的，在經歷了命運的嚴峻考驗之後，俄羅斯人
會更有力量，會改變自己的國家，讓她變得平等、自
由、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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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敗賊的完整表述，是 「成者
為王，敗者為賊」，這意思與 「不以
成敗論英雄」相對，在道義上為人們
所不取，在歷史上卻是屢見不鮮。

明成祖朱棣，可算是 「成王敗賊
」的一個典型，假如他的 「清君側」

未成，恐怕是 「賊」定了的，不僅因為他想取代明太祖
的正宗繼承人，更因為他的不擇手段，包括他的欺詐，
包括他的殘忍。然而，他的 「清君側」居然如願以償地
把 「君」也一起 「清」了，於是 「成者為王」。何況在
朱棣當皇帝的二十餘年中總會有所建樹，大明王朝在他
之後的帝王將相，大致也都是他一脈的人，他的那些見
不得陽光的事情，連同被他 「清」得隱姓匿名四處逃亡
的建文帝，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也就成了相當忌諱的敏
感話題，好像從來未曾出現過一樣。即使在後人所寫的
史書中，也毫無懸念地將朱棣稱之為 「上」了。 「成王
敗賊，史能飾詞」（明末張岱《脊令操》附燕客《和操
》），該是有感而發。

說到朱棣，不免想到因為不肯為朱棣草詔天下而被
滅了十族的方孝孺，以及這位大儒對武王伐紂的有關史
料的評議。史書記載紂王 「自燔於火而死」之後，武王
「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對 「皆經自殺」的
「紂之嬖妾二女」，亦 「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

白之旗」。對此，方孝孺大不以為然，說 「此戰國薄夫
之妄言，以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因為在方孝孺
看來，武王乃是聖人，不可能有如此殘忍之舉。日籍華
裔作家陳舜臣所著《中國的歷史》說到此事。陳氏認為
，方孝孺之所論，有其合理之處， 「亂世中的人聽古代
的故事，……有可能按照自己認為 『合理』的思路改動
其中的情節」，卻不贊成方孝孺所說的 「聖人」不可能
如何如何的邏輯。竊以為，陳舜臣之見，可以成立。

方孝孺以及陳舜臣之所說，涉及 「成王敗賊」的另
一重含義，不僅成者為王，而且王者為聖，一切不地道
的行為，都與成者或王者無涉。按照聖人不可能如何如
何的邏輯，即使有欠缺有失誤有劣迹，也要將它抹去，

或是諱言，或是掩飾，或是篡改，使之完美無缺，使之光彩照人。武
王伐紂，乃是以有道伐無道， 「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云云，
或許也是當作大丈夫之英雄氣概去讚賞的。文武周公都是聖人，從孔
孟之言論到史書之記載，何曾有人指陳他們的瑕疵？文王姬昌生了九
十九個兒子，在我的印象中，似也只有明末清初的木皮散客賈鳧西在
他的鼓詞中提出過 「哪一個是個善菩薩」的質疑，還是明貶暗褒的。
反之， 「敗者為賊」，為賊者無惡不作，什麼壞事加在他的頭上都不
算過分。

以上為 「成王敗賊」的二重含義，前者出於專制與高壓，後者卻
與觀念的偏差有關。現在有個說法，叫做 「還原歷史」。不少歷史人
物，也正在被 「還原」之中。這既是對 「成王敗賊」的顛覆，就有必
要把握 「成王敗賊」的二重含義。成者未必就 「王」的，敗者未必就
「賊」的，固然應當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成者確實是 「王」的，也

不能因為是 「王」者而一切皆 「聖」， 「敗者」確實是 「賊」的，也
不能因為是 「賊」者就無惡不作。 「成王敗賊」之不可取，並不意味
着什麼都要倒個個兒，以致 「還原」為 「敗王成賊」。有些基本歷史
事實，例如前面所說的武王伐紂與紂王自燔，武王伐紂時之天下歸心
，紂王自燔時的眾叛親離，恐怕並非史家之杜撰，倘若硬要 「還原」
為 「敗王成賊」，那就適得其反，倒是無異於歪曲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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